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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站在红河边，等着过河。
我们，是我的爸爸妈妈，好几位爸爸妈妈和

他们的小孩。
一只白鹇在山岭上飞，头上的羽冠像朵

红茶花，洁白的尾翎被阳光染上了点点胭脂
色，像我穿着的红花布衫，一飘，就到了河
对岸。

我们也要到对岸去。
这里是红河北岸最热闹的渡口南沙，

到处是背箩挑担的人，挤来挤去的马，更远
的山路上，还有人匆匆往这边赶，小山样的
包袱背箩下，是一双双急急移动的脚。

一座木头搭的简易码头，长长地伸向
水中，不时有细长的小船，水蚂蚱样蹦过，
船、船工和桨，还有溅起的浪，全都燃烧似
的红。

我们的小客车趴在河滩上，像一只刚从河
里钻出来的大甲鱼，身上沾满红泥。车旁摆着
许多马驮子，驮子上捆着一口口铁锅、一摞摞
搪瓷盆、一捆捆布匹、毛毡，一袋袋大米、白糖，
一箱箱药品、肥皂、盐巴火柴……

驮子旁蹲着几个赶马人，他们抽着烟
筒，高一声低一声地聊天，他们的马安静地
站在一旁，乖得像一堆陶器。

秋天的红河谷热气腾腾，渡口的繁忙
更增添了气候的炎热。天上是金红的云、
金红的太阳，地上是金红的山、金红的
水。沿河谷生长的芭蕉树、芒果树、酸角
树、荔枝树和多依树，每一簇叶子都闪烁
着金红的光。

烈日下，红河像一汪金汁，流得极其
缓慢，河面萦绕着一层金红的水雾。

一个赶马人看着天上说，这份死热，沤着
大雨呢，看见那些包子云了吗，里头包的全是雨，
掉下来，红河就发山洪，那大水，连只蚂蚁都漂不
过去……

另一个人望望那些载着三两个人，或一匹马
或几只背箩，急急忙忙划动的小木船，再看看满地
的马驮子，发愁地说：这都是紧要东西呢，这些小
船能运过去吗……

有人就笑，说：叫了红河老大的，他的红渡船
嘛，啧啧，这些，一船全撸了！

那只白鹇飞到云彩里去了。红渡船一直不来。
隔着宽阔的河面，我看见对岸也聚了好多人，不停
地朝这边张望。爸爸说，他们是来接我们和这些东
西的！

河边松软的沙滩上，一群光溜溜的孩子，像
一条条活泼的娃娃鱼，在金红色的波浪里嬉戏。
偶有跳上岸的，那黑红的小身体上，沙粒像金屑
似的闪光。

突然他们欢呼着一跃而起，张开双手，踏起一
大片水花，朝前跑去。

两岸也欢呼起来，好多人高兴地叫着：“老大，
老大，红渡船……”

这时天上地下一片彤红，红雾里现出一条大

船巍峨的身影，渐渐近了，清晰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奇怪的船，它几乎就是

一棵完整的树，虽然躺着，却伟岸，苍劲，古老，灿
亮红艳如刚出熔炉的铁锭，那粗壮的树干就是庞
大的船身，一头的枝桠还保持着树冠的形状，另一
头是膨大的树根，盘虬交织，像孔雀打开的屏，像
大船高张的帆。

它一定是在山上被连根拔起后放倒，直接滑
进红河的，船上没有桅杆没有船舱没有船舷没有
船桨，一群水手猴子样地攀在船上，全是光裸的
金红的脊梁，光裸的金红的臂膀，光裸的金红的
脚杆，仿佛一群原始人，骑着一头恐龙，从远古
奔来。

他们兴奋地朝岸上招手，大声喊叫着他们认
识的人的名字，引来一阵阵热烈的呼应。

还没到渡口，水手们就迫不及待跳下河，推着
攮着将红渡船靠向水边。

岸上的人也迫不及待地朝前挤，亢奋的喊声
一波接一波：“老大，老大……”

一个高大的男人站起来，他就是红
河老大了。

这是个英武的哈尼族汉子，扎着大
包头，一只耳朵上戴着一个银耳圈，裸
露着黝黑的胸膛和粗壮的胳膊。他走到

船边，满面笑容，像个将军样向欢快的
人群挥挥手，然后高声叫着：

“娃娃娃娃，先把娃娃递过来！”
我们几个小孩立刻被大人举起，从

攒动的人头上传递过去。
红河老大一手抓一个，在空中一

转，就放到船上，然后三转两转，几个孩
子都到了船上。

一个笑嘻嘻的少年把我们安排在
船心坐好，然后替每个孩子拦腰系上
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头，被拴在一
截结实的树根上。系完绳子，他又骨
碌碌拖出一大堆葫芦，一只只往我
们身上挂，直到每个孩子都挂上了葫
芦，他才开心地一笑，说：

“葫芦娃娃们，坐好坐好，不许乱
动啊，会掉河里呢……”

那红渡船中间是凿了凹槽的，槽
底刨得很平，很宽。布满纵横交错的木

纹裂隙，奇形怪状的树结疤树疙瘩，斑驳杂
乱的树皮树筋，像一幅幅抽象难懂的画。
红河老大吆喝着：“汽车，上……”
我们的汽车就“昂昂”吼着，沿着水手们搭起

的一块木板，小心翼翼挪到船上。
红河老大又热情地喊着：“呵呵，汉人老表、兄

弟，你们先……”
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们从人群中挤过来，一个

个被他拉上了船，他又叫着：
“马，马儿……”
他跳了下去，蹚着齐膝深的水，和那些赶马人

亲热地打着招呼，一弓身，就扛起了一个马驮子，
哗啦哗啦蹚水走到船边，轻轻一抖，那驮子就到了
船上。赶马人们急忙吆着马，和那些水手一起，七
手八脚把驮子都弄上了船。

那些马儿大概已经习惯了，不惊不慌顺着木
板走上船，被一匹匹拴好，马驮子则被堆放在船中
央，水手们用一块巨大的篷布盖好，又用绳子左一
道右一道固定起来。

这时，红河老大伸手指着岸上，说：“别慌别
慌，你，你，还有你……”

被点到的人就兴高采烈地爬上船，被水手们
塞进各个角落。船上的每个人都抱着一只葫芦，这

样即使不慎落水，也不会沉下去了。
随着重量的增加，河水漫了上来，整棵大树几

乎浸在水里。
“行啦行啦，下一转……”红河老大伸手拦住

了后来的人，转身跃上了船，抓起了一根碗口粗的
龙竹，抵向岸边的土坎。

水手们麻利地收起木板，有的在水里，有的在
船上，推的推，撑的撑。

“开船啰……”
随着红河老大响亮的喊声，两岸腾起一阵欢

乐的浪潮，红渡船像一条大红鱼，驮起满船重物，
缓缓游动起来。

感觉不出船在动，却看见河岸越来越远。船上
几乎没有落脚的空隙了，那些水手飞身抓住一截
截树枝，像一片片红叶子，挂到树上。

几只小鸟在天上飞来飞去，像一根根针，把云
给缝了起来。

天渐渐成了蛋青色，红河变得凝重了，太阳依
然金红，却只有一半，这半个太阳映照着北岸清新
秀丽的大山，映照着山间望不到边的稻田玉米地，
以及一个个青瓦白墙的小村庄。

南岸的半个太阳却藏在云里，清冷中只见一
座座雄峻的山峰沿河岸耸立，幽沉高远，云遮雾
罩，偶尔露出一角山影，亦是苍黑诡谲，深不可
测……

红河老大握着龙竹站在船头，挺拔的身影站
成了又一棵树。

天上轰隆轰隆响，峡谷里也轰隆轰隆响，像有
很多人在远处跺脚。

红河老大笑着说：“老天要摆长街宴了，听啊，
那是大神们在拖桌子板凳呢！”

河中不时露出些红红的礁石，红渡船晃着，很
小心地避让着，水手们不停地爬上跳下，一会儿拖
一会儿推，将船一点一点往前挪。

一群大鱼浮上来，追逐着大船。那鱼浑身金
红，肉滚滚的没有鱼鳞，胸鳍背鳍尾鳍都镶了一
道金边，有巨大的脑袋和宽阔的嘴巴，嘴边长着
金须，嘴巴一张一合，金光闪耀，好像含着满嘴
的金沙。

船上的人都好奇地追看大鱼，水手们却用竹
篙拍打水面，将它们轰开。他们说，这可是红河里
的鱼神，它们一出来，就要下大雨……

大鱼不见了，雨却来了。那雨下得很怪，先是
垂下一幅宽宽的雨帘，将红河从江心一分为二，河
水变得一半红一半青，很快，雨帘变成了厚厚的一
堵“雨墙”，“雨墙”又变成了一道湍急的“雨瀑”，飞
流直下。

有雨点溅过来，冰凉。
红渡船停下了，红河老大看着那“雨瀑”，笑笑

说：“呵呵，秋雨不过江，过江会心慌，你不过来，我
们可要过去啦！”

水手们忙碌着，让人们手扣着手，围住马和那
些货物。那个笑嘻嘻的少年不笑了，很严肃地站到
我们前面，努力伸长手臂，将我们护在他身后。

红河老大沉着地撑着龙竹，那红渡船就慢慢
移动着，似乎在寻找雨缝钻过去。

突然，他的龙竹用力一撑，高喊着：“抓稳
啰……”

红渡船忽地一飘，好像悬空而起，朝着大雨冲
去。顿时水雾弥漫，水声轰轰，密集的雨点劈面砸
来，河水雨水全往船上灌。

船底刮蹭着河底，咔咔直响，很明显地感到有
一股力量，在拽着红渡船，翻搅着想把它往水里
拖，所有的葫芦都在漂，马匹和赶马人挤成了一
团，水手们呈大字，扑在那堆货物上。

雨瓢泼样地泻着，船颠簸得厉害，突然船身猛
地一颤，那个一直围护着我们的少年，忽地飞了起
来，随着“爸……”一声尖叫，就不见了。

“老大……”
有水手惊叫，手忙脚乱冲到船边，就要往河里

跳。
“回去！”
红河老大铁青着脸，恶狠狠地吼着，手中的龙

竹一横，把那些水手扫了回去。他没往河里看一
眼，只是狠命撑着龙竹，每撑一下，那红渡船就像
马一样蹦上几蹦，刷地窜出一大截。

惊涛骇浪中，每个人都揪心地听着水手们的
哭喊，红渡船却始终没有停。

好像过了很久很久，不知不觉，风停了，雨也
停了，那道雨的屏障也悄然消失了。

风平浪静，青色天空下，红河如一条红龙，
依山蜿蜒。红渡船渐渐靠向岸边。红河老大把龙
竹用劲往河里一插，就像一根定海神针，将红渡
船定住。

水手们朝岸上甩出几根绳子，有人拽住了绳
子，更多的人则奔向大船，欢天喜地登上船，和水
手们打招呼，和爸爸妈妈们握手，向红河老大连声
道谢，然后牵马搬驮子。

红河老大依然站得像一棵树，沉默着，脸上一
片水光，不知是泪是雨还是河水。

突然水手们一片惊呼，争先恐后冲到船边，激
动地朝河里看——

一个小黑点从下游的浪里浮出，奋力朝红渡
船游来。是那个笑嘻嘻的少年，他踩着水，冲着船
上的人直乐。

几根长篙同时伸了过去，像筷子一样将他夹
到船上。红河老大一把将他抱住，只见那少年赤裸
的背上，像被谁推了一把，一个巨大的巴掌印。

那只白鹇在飞，快得像个精灵，河里翻起一串
串气泡，分明有很浓重的暗影在水底游弋。水手们
突然都跪了下去，对着红河，久久匍匐在船上。

眼前豁然开朗，我看见了南岸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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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摘

红渡船
□湘 女

（一）
下课铃声一响，丁涛第一个冲出座

位，目标非常明确！
他可不是要去外面操场上踢球，也

不是急着去厕所尿尿，他的目标是教室
后面倒数第二排靠墙壁的那个位置。

倒数第二排靠墙壁的位置上，坐着
的正是孙子亲。

“孙子亲，我带来了个游戏机，借给
你玩吧。”丁涛说着就把游戏机送到了孙
子亲面前。

“这么好？有什么要我做的？”孙子亲
受宠若惊，他已经觉察到了，肯定有什么
事情发生，只是他不知道。

“没什么呀，你玩这个拿手，我想看
你玩！”丁涛说。

“好，等我上好厕所回来吧。”孙子
亲说。

“那我陪你去吧！”丁涛说。
“陪我去厕所，你脑子有问题吧？”孙

子亲一把抓住丁涛的衣领，“说，你们在
搞什么名堂？为什么一个个都盯着我？”

“呀，孙子亲想打丁涛，快，许多多在
哪里？许多多！”有女声叫了起来。

“孙子亲，有话好好说，我可买了不
少股票！你千万不可以打人的啊。”魏振
豪说。

“是呀，孙子亲，你先把手松开，我们
有话好好说。”丁涛缩着脑袋说。

“股票？什么股票？和我有关系
吗？”孙子亲松开了手，注意力转向魏
振豪问道。

“这个，孙子亲，你不是要去厕所吗，
你快去，先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不陪你就
是了！”

“你们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我回
来要找你们好好问个清楚。”

看孙子亲离开了教室，丁涛叫了起
来：“怎么办？他回来还会问的，我们如果
不说，他肯定会打人的。唉，这下完了。”
丁涛夸张地做了个要倒下去的姿势。

“不能让他打人，他这一打，我们都
要受损失了。还是告诉他吧。”

“不行，他知道了，肯定会因为生气
去打许多多的。受损失的还是我们呀。”

“唉！”
许多多坐在位子上，难得这么得意，

他一言不发，只是笑。
已经是第三天了，孙子亲这三天来

还没有打过人呢。如果孙子亲可以连着7
天不打人，他就初战告捷了。书上说的，7
天就可以养成一个好习惯。

多好！为了让孙子亲改掉这个坏习
惯，他许多多破点小财还是值得的。

说话间，孙子亲回来了。
看班里所有的同学都盯着他，他的

心里居然有点发虚。
“你们这是干吗？我这几天可是好好

的，没惹你们吧！”
所有的人都朝孙子亲点头：“是的，

是的，你很好很好很好！”
“魏振豪，现在可以说了！”孙子亲显

然没有忘记他临走前的事情，“什么股
票，啊？”

“孙子亲，我们把股票的事情告诉
你，但你要配合，千万不可以动手打人。”
丁涛说。

“那要看本大爷的心情！”孙子亲见
大家都小心翼翼的，骄傲起来。

“你不保证，我们可不敢说。”
“为什么？”孙子亲显然还不太明白

丁涛的话。
“因为所以，科学道理……”
“好了，好了，我可说了。”魏振豪赶

紧说，“长话短说吧，许多多他发行了多
点银行的第一只股票，名字叫‘孙子亲不
打人之 GP’（股票）。买的就是你呀，只
要你在学校里不打人，这股票就会涨
停，你一打人，股票就跌停，我起先不
相信，没买，可你知道吗？你昨天和前
天都没打人，这股票已经涨了 20%了，
今天我也买了，你可千万要争气啊，你现
在打不打人，关系到我们班级很多人的
切身利益啊！”

“真的，有这样的事情？我不打人，股
票就涨？”孙子亲问道，“我有这么神？”

“是的，你不相信可以去问许多多。”
“所以丁涛借游戏机给我玩？”孙子

亲若有所悟，“所以一下课你们就都跑来
看住我？”

孙子亲沉默着，什么话也没说。他仔
细回顾了一下这两天的情形，是呀，自己
好像确实有两天没打人了。

谢天谢地，他也没挥动起自己的手
臂。

“多少钱一股？”他忽然问。
“已经涨啦，第一天买，是 50个多点

币一股，今天是60.5个多点币一股，如果
你今天不打人，到明天就是 67个多点币
一股了。许多多要破产了！”

“真的？只要我不打人？许多多，许多
多……”孙子亲叫起来，“你这家伙，这么
好的事情，居然不告诉我！你过来，快点，
你过来！”

“干什么？孙子亲，我发明这股票，是

为了班级纪律哦！”许多多对孙子亲说。
“我知道，许多多，你挺好玩的，那

么，我可以买这个股票吗？”孙子亲问。
“你要买这个股票？”许多多以为自

己听错了，但马上他开心起来，“可以
呀，我对所有同学一视同仁！不过你听
清 楚 了 ， 这 股 票 叫 孙 子 亲 不 打 人 之
GP。”

“好呀，好呀！你可以先借一点多点
币给我吗？”

“孙子亲，你想赚钱想疯了？许多多
拿你做股票，你居然还自己买自己？”

“孙子亲，我借给你蓝海币，你多买
点，这股票的主动权可是掌握在你的手
上，你想股票涨我们就都可以跟着涨
了！”还是魏振豪的脑子好使。

是呀，许多多都没有想明白，其实，
关于孙子亲打不打人这样一件事情的主
动权，并不在他许多多的掌握之中，而是
在孙子亲的掌握之下，只要孙子亲真的
能克制住自己，不再打人，那这股票是可
以不断地涨停下去的。

“是呀，只要我一买，这股票一定涨！
也省得你们每节课下课看住我了。”

“不可以的，你们都借给他，我要破
产啦。”许多多有点担心起来。

“哈哈，我要发财了！许多多，你真伟
大。你怎么想得出这么妙的主意呢？”孙
子亲将一大把各类币放在许多多面前，

“快，兑换一下，全部帮我买成孙子亲不
打人之GP。”

许多多有点担心，也有点高兴，他一
边叫着“不可以的”，一边将所有的币收
到了他铅笔盒下层的盒子里。

现在，多点币又变得重要起来了，多
好啊！他认真算了下：“一共可以兑换472
个多点币，就给你买8股股票吧。孙子亲，
祝你发财！”

“可是，股票涨上去了，有什么用
呢？”

“100个多点币，换一元钱，怎么样？”
许多多说。

“好，一言为定！我现在已经有4元
钱了，哈，我要发财啦，许多多，你可
要当心啦！”

就这样，孙子亲一下子变成了所有
同学中股票最多的一个了，别的同学不
过买个 1股 2股的，最多的才买了 5股，
而孙子亲靠着大家借他的钱，居然买了
8股。

在许多多的笔记本上，现在一共记
录了班级15个同学，买下了“孙子亲不打
人之GP”38股，折合2000个多点币呢。

多点币一下子又吃香起来了。
这喜悦让许多多想象不到接踵而来

的麻烦事情。

（二）
当孙子亲连续一个星期没打人，“孙

子亲不打人之GP”的威力显示出来了。
其实，有好几次孙子亲的手都已经

挥到空中了，可是，在很多同学的叫声
中，孙子亲想起自己买股票那档子事情，
就硬生生将那手垂了下来。

有那么一次，许多多甚至有点希望
孙子亲打他一拳，因为他已经渐渐意识
到，这股票带给他的麻烦会不小！

你想呀，原来2000个多点币的股票，
又经过了4天的涨停之后，现在已经变成
了将近3000个多点币了。

如果这趋势还是涨下去的话，许多
多的麻烦真的要来了。

许多多原本想，自己答应孙子亲100
个多点币换一元钱，那么，最多把储蓄罐
里的硬币贡献几个出来就是了。

可是，就是这几天，自己先是把校
徽弄丢了，花去了 4元钱，后来又买了
一根体育课上需要的绳子，又花去了 1
元钱，加上买“孙子亲不打人之GP”的人
越来越多了，这 3000个多点币就需要 30
元，后面会是什么局面，许多多想也想不
清楚。

许多多一下子意识到，如果这股票
再涨下去，一定需要更多的零花钱填进
去了。

怎么办？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好事情总是与

坏事情结伴而来。
放学的时候，孙子亲和许多多一起

走出了校门。
“许多多，你的股票什么时候可以兑

换呀？今天已经是第七天了，我感觉很
好，原来不打人也不错啊。”孙子亲乐呵
呵地说。

“我可惨了，没想到事情会这样，这
么多人买这个股票，再这样下去，我要亏
死了。”许多多说的是真心话。

因为孙子亲的参与，引来了更多同
学的购买，让许多多快招架不住了。

问题还远远不止这些。
问题是，大家可以拿着各种各样的

币种来和许多多换取多点币，然后购买
股票，等到许多多的笔记本上填满一连
串数字的时候，他逐渐意识到，李家宏像
往常一样，每个星期制造两张A4纸大小
的多点币，但另外7个主人的币种不受许
多多的控制，想制造多少就可以制造多
少的。

许多多就是在这个时候，理解了为
什么会通货膨胀，你想呀，如果每个人回
家只要在纸头上画画，就可以跑来买他
的股票，那不是麻烦大了？

要不要坚持，这是摆在许多多面前
的一个难题。

孙子亲倒是很得意：“那是你自己答
应的，再说，我觉得这股票不错，你不可
以赖账啊！”

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说，经过一条弄
堂的时候，孙子亲停住了：“你等等，
这家的葱油饼非常好吃，我要去买一个，
你要吗？”

“我妈妈说外面的东西不干净的。”
许多多说。

“别听你妈妈瞎说了，刚刚出炉的葱
油饼，有细菌也已经被火烤死了。我去排
队，今天我请你吃吧。”孙子亲说完就跑
到队伍后面去排队。

许多多犹豫了几秒钟，是现在就回
家，还是等等孙子亲呢？

喷香的葱油味飘进了许多多的鼻子
里，确实挺好闻的，一定很好吃。

许多多忽然觉得肚子有点饿了，上
了一天的课，很有必要补充一点东西。

他走到孙子亲身边，跟在他后面排
队。

“我今天没带钱，你先借给我吧。一
个葱油饼多少钱啊？”许多多问。

“要加蛋吗？加蛋2元，不加1元。”孙
子亲说，看来他经常来吃的。

“那就不加吧！”许多多说。
“傻瓜，加蛋好吃。”孙子亲说，“说好

我请你的。不对，应该你请我，你还欠我
股票钱呢！”

“可是，我没带钱。”许多多拍拍口
袋说。

“这样吧，今天我先请你，明天开始，
你每天请我吃个葱油饼，我就不要你还
我股票钱了。”孙子亲说到这里停顿了一
下，使劲地拍一下许多多的肩膀，“就是
呀，我怎么这么聪明。怎么样？考虑一下，
这个办法好！”

“每天？你的意思是，从现在开始，你
不准备打人了？”许多多多少有点意外，
心里不由得升起一点担忧，也夹杂着一
些开心。

“这个办法好，孙子亲，你只要不
打人，我们也可以沾光，许多多，我的
股票也要换葱油饼。”队伍前面传来丁
涛的声音。

“我也要！”又有人说。
许多多这才发现，在买葱油饼的队

伍里，居然这里那里藏着班里好几个同
学呢！

“不行，不行！我卖的是股票，不是葱
油饼！”许多多有点急了。

“是呀，可股票涨了，我们要兑换。你
自己说可以兑换成人民币的呀。”

“就是呀，我们不要人民币，就要你
给我们买葱油饼吃，不可以吗？”

“许多多，这个办法好。”孙子亲一把
拉住许多多的袖子，说道，“我们就吃不
加蛋的那种！你也不用给我们钱了！”

“孙子亲，当心，你别打人哦！”
“放心！我知道。”孙子亲很自觉地松

了手。
说话间，喷香的葱油饼出炉了，孙子

亲冲上前去，对丁涛说：“先给我买，先给
我买，今天我要先请许多多吃一个，让他
尝尝。”

丁涛难得这么大方，居然让出了路，
孙子亲掏出 4元钱，买了两只葱油饼，加
蛋的哦！

他将一只葱油饼递到许多多的手
里：“很香吧。”

孙子亲大大地咬下一口后，又说：
“明天放学，我们这里见，到时候，你可要
带好钱哦！”

许多多接过葱油饼，也咬了一口，酥
脆酥脆的，味道真不错……

（选自“不一样的许多多”系列之《多
点银行》，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2012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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